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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佳景
□ 徐桂福

漫天大雪落村野

遍地白成一张纸

唯有背风港的池塘

是大地上睁着的眼睛

倾斜在池塘旁的柳树

像一位老钓翁 用一根垂杨枝

伸向池塘中

一只狼狗狂吠着

惊起一对野鸭

飞向高空

就像在白纸上

画了一道雪中佳景

热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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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高 邮 市 文 游 中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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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今 日 高 邮 网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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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线 投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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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壬辰年十一月二十

网
!

蒙龙

曾经有一首非常奇特的诗，记不

清是谁写的，但一直记在心里，因为它

太容易记了。诗的题目是：生活，而诗

文仅一个字：网。

当时，一些诗人非诗人、诗评家非

诗评家，对于《生活》，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其焦

点是“这能不能算是诗”。我之于诗一直是很迟

钝的，诗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高度融合，当

以形象思维入之，而以抽象思维出之，方解诗

心，曾经照此努力，终究难至其境。故而，我不可

能从诗论的角度剖析《生活》，但我倒是认为它

有意象。

大家不妨想想，我们每个人，不管营生如

何，也不管地位高低，谁又能游离于生活之外

呢？油盐酱醋柴米茶，还有来与往、情与仇、爱与

恨、亲与疏、取与舍、夺与予，等等等等，织成了

一张大而密的网。我们每个人都被这张网死死

地网住。这个“网”，道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喜

怒哀乐和诸多无聊无奈。当然，也有人企图挣脱

罗网、跳出红尘、超然物外，但无不以失败告终，

至多是“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照样被生活

左右得团团转，照样活在生活的网里。

诗人的“网”，是想象，是比喻，是以形象之

实归结出抽象之理。但生活终究不是“网”，那时

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网”。

诗人当初可能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的

生活中还真的有了一张网，有了一张看不见、摸

不着，而已然存在的网。

这就是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这张网

很大，用无边无际形容绝不过分，不仅覆盖地球

的角角落落，而且外星球也可连结。这张网很

密，每个阶层、每个社区、每个家庭，甚至每个

人，都是这个网上的结点。这个网的功能很强，

不仅能捕捉到林林总总的信息，而且负载着万

万千千的内容———正面的与负面的、积极的与

消极的、美好的与丑恶的、有用的与无用的，总

之，是包罗万千，无所不有。

前天，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谈到汪曾祺文

中曾写到的“鵽”。有人问，怎么写。有人回答，四

个又一个鸟。又有人问，怎么读。有人

说，高邮话会读，至于标准读音说不

准。于是，席中一人掏出手机，当场搜

索，一会儿，字形字音字义都出来了。

这就是网络的作用。还有一次，我们乘

大巴外出，我坐在司机身后，最高时速仅一百

码，我说，车少的路段，可以快些。司机说，不行，

一快，家里就知道了，就会提示你减速。试了一

下，果然电子狗上现出“请减速慢行”的提示信

息，如果不是网络的应用，这是不可思议的。

网络真的让我们做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

下事”。

然而，对于网络，有人欢喜有人愁。如果不

是网络，“我爸是李刚”，就不会疯传天下；如果

不是网络，陕西“表哥”的名表就不可能让世人

知晓。有一位母亲痛心地说，网络真是害死人，

如果不是网络，我儿子就不会迷上网上游戏，而

无心学习，最后走上绝路，我恨不得把网吧烧

了。

网络让一些人获益无穷，网络让一些人出

尽洋相，网络也让一些人遗恨终生。有人利用网

替天行道，有人利用网丧尽天良；有人利用网丰

富自己，有人利用网诋毁他人。如此等等都不足

以用好或坏，对网络进行评判，正如人参虽好吃

多了适得其反，砒霜虽毒可以入药一样，任何美

好的事物都是双刃剑，用之得当必利，用之不当

则害。

我们不必回避网络，信息时代回避网络，就

必然自闭，就会与生活、社会隔绝。更不必谈网

色变，特别是少数公众人物，面对媒体，面对网

络，总不那么自在，甚至抖抖索索，言不知何出，

计不知何来，生愁言行不当而被网缠住，这又何

必呢？与媒体沟通，与网络交流，只要说真话，道

实情，媒体和网络就会产生正能量，殊不知，郭

明义、吴斌、张丽莉，这些新时代最美的人，也是

通过网络传扬开来的。

身处网络时代，唯一的办法是懂网、识网，

学会科学地用网，而不是其它。

舍得
!

张纯玉

记得那年我八岁整，刚读小学二

年级，在村里一位老者的再三说服

下，母亲才同意我进村里戏班子学唱

戏。论年龄我在戏班子里最小，论资

历也是最浅，演技因为才进门就更加

谈不上了。母亲怕我年龄小跟着别人后面学唱

戏吃亏，无人带无人教，就想跟戏班子相关人打

打招呼，同时也表达表达心意，于是她专门为我

学唱戏在家里办了一桌酒。

其实那年代的人纯朴、古板、正统、规矩、善

待他人，人与人之间没有防备心理，不需要花钱

搞感情投入，就会有人主动手把手不厌其烦地

教你，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只要你勤奋、肯学、

多吃苦、多问，没有人保守才艺，就像老师教学

生学文化知识一样，巴不得把所有的知识全倒

出来教给学生，就看你用功不用功。

请客那天，母亲没有安排家人坐桌陪同，因

来了八位。来者有点不过意，再三把我拖上桌，

连我算上正好一桌带个拐。晚饭吃完后，客人们

离去，我趴在小桌上，在时明时暗的微弱罩子灯

下做功课，哥哥在编织芦苇箔子，妹妹躺在洗澡

桶里睡着了，父亲在修补鱼网，编织草鞋，母亲

洗完锅碗瓢勺，解下围布，端着一条板凳悄悄地

坐在我身旁，好像有话要对我说。她看到我写作

业很投入，怕打乱我的思绪，一直静静地坐着等

我把笔搁下，她才叫我两声，摸着我的头说道：

“小二瘪子，今晚你看到了，妈妈把戏班子男女

主角和负责人都请来了，为儿女学本领，妈妈舍

得花钱，从今往后就看你本领大小了，妈妈不是

图你进戏班子为家里挣多少工分，年底拿几块

余粮钱回家，而是让你跟着长辈、师傅后头学点

本事，学着做人，增加增加点做人的道理和社会

经验，同时也让你出去闯闯，俗话说‘家院里练

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不经风雨，

不见世面，本事是练不出来的。”母亲的一席话

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句句铭记在我的心坎

上。母亲说完，我便问她：“今晚一桌饭菜要用多

少钱？”母亲朝我笑答道：“不多，为了儿女妈妈

舍得，除了家里养的（家禽），地里种的（蔬菜），

河里捕的(鱼)，树上挂的(瓜豆)，一共用去一元

六角二分。”“这么多啊？再添点钱倒抵我一年的

书杂费了。”

自从我进了戏班子，母亲以我为荣，逢人必

讲，见人就夸。母亲跟哥哥妹妹们讲，他（指我）

要登台表演的，是面向群众的，不能穿得破衣烂

裳的像要饭花子，如果那样，我们一家人脸上也

不光彩，以后给他添点新衣服，你们不要眼红看

不得，也不要说我偏心哪一个，你们

都是我肚里剥出来的，手面手心都是

肉。

母亲心想儿子已进入戏班子了，

尽管是业余的，也该给他武装武装

了。她听村里人讲，村里供销合作社昨天下晚，

从临泽街上进了一批货回来，有火油、火柴、洋

碱、食碱、食盐、酱油、“无计划”布匹和一批小日

杂货，其中还有刷牙用的牙粉。牙粉四分钱一

盒，母亲为了抢先买一盒回来给我用，打算从家

鸡窝里找两只鸡蛋去兑换，谁料那天我们家几

只老母鸡都罢工了，没有按时下蛋，这可急坏了

母亲，据说这次牙粉数量有限，当时又是紧俏商

品。母亲摸摸身上所有口袋无分文，就在心急如

焚时，家里两只芦花老母鸡东张西望，慢悠悠地

钻过家大门下一个猫洞，往屋内鸡窝里走去。母

亲看到有门，喜出望外。她轻手轻脚，蹲候在鸡

窝一旁观望着，足足要有半个钟头，两只老母鸡

叫了几声离去。母亲迫不及待地从鸡窝里捧出

两只热乎乎的鸡蛋，直奔供销合作社，并与营业

员协商才兑换回那盒“朝阳”牌牙粉。

自打那盒牙粉进门，母亲与我们兄妹几个

约定，除了我不受限制，哥哥妹妹们少用省着

用，他们用之前，要先把牙粉放入水里溶解，用

溶解后的牙粉水刷牙。在经济十分贫乏的年代，

人们刷牙普遍都用河水、食盐水来代替现在的

牙膏，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常把买回家的大块

食盐压成碎粉供我们刷牙用。

母亲为我确实舍得投入，为了让我上台表

演穿得体面些，根据不同季节给我添上件把衣

服，尽管是“无计划”的，不值钱，毕竟是新的无

补丁。我永远记得，自打我进戏班子，母亲没有

添一件新衣裳，她冬天穿在身上的那件破棉袄，

没有十年，少说也有七年八年了，里外打了无数

个补丁，遮体不御寒。她为了我，舍得把家里喂

养的两只老鹅卖了一只，花两块四角钱给我买

双白色球鞋。她说跳小节目时，穿在脚上轻便跟

脚，又吸引观众眼球。我本应脚穿28码的，母亲

买了一双大一号的29码，说我正长身体，来年

还可以穿得上。就因穿了那双白色球鞋，村里戏

班子师妹们，每逢负责人安排排练节目时，都喜

欢拉着我做搭档。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对儿女的那种舍得，不

正是母爱的体现吗！“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母

亲用她那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她对子女的无私

与关爱，而我也已将这种情感深深铭刻在脑海

里，常常回忆，也常常思念。

平衡点
!

王三宝

在一家服装店，我看中一款衣

服便与店主聊起来。

“这件衣服多少钱一件？”

“一千元。”

“你出价太高，四百元行吗？”

“这位兄弟，四百元我拿都拿

不到。给你八百怎么样？”

“八百，太贵了，四百八，卖不卖？不卖我就

走了。”

说罢，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径直朝门

外走去。

“小兄弟，亏本卖给你，六百。”

“我在网上只要四百就能买到，给你四百

八算可以了。”

我边说边往外走，刚走到门外，传来店主的

声音：

“兄弟，今天和你交个朋友，四百八卖给

你。”

于是我们成交了。我想用很少的钱买到称

心的东西，店主想卖出好价钱，我们的想法天经

地义。我们之所以成交是因为我们之间找到了

一个平衡点：“四百八”这个双方都认可的数字。

我认为花这点钱买这件衣服值；店主认为少赚

一点比不赚好。

现实生活中，为人做事，似乎都在寻求和维

护类似的平衡点。两千多年前儒家思想的创始

人孔子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早就渗透这样的理

念。人找不到平衡点心理就会失衡，一旦失衡往

往会产生隔阂和矛盾。我的一位朋友，他的妻子

基本不做家务，家务活全被朋友包了。在朋友的

心里感觉做家务并不累，只要妻子快乐他就快

乐。对朋友而言妻子的快乐就是他心中的平衡

点。而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与之反之，他认为做家

务是妻子应该做的，即使他做了家务也是心不

甘情不愿，于是夫妻间常因做家务而争吵，家里

流动不和谐的音符，久而久之影响夫妻情感。究

其原因是他们之间没有找到共认的平衡点。在

亲友的劝说、调解下，他们终于达成共识，那就

是：谁有时间谁做，互相体谅和关爱。

平衡点是一种认同、一种共识、一种心理慰

藉，是人与人之间开放的和谐之花。有时为了寻

求平衡点，要花很大代价。孙水林、孙东林的爱

心接力让人动容。2010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哥哥孙水林为了抢在大雪封路前给回家的农民

工送工钱，带着筹集到的二十多万元与家人一

起，从天津连夜赶回武汉黄陂，因路面结冰途经

兰考时不幸遭遇车祸，一家五口全

部遇难。弟弟孙东林在料理后事

前，忍着巨大悲痛毅然和家人先赶

回武汉黄陂，在腊月廿九将筹集的

33.6万元，全部发到60多位农民

工手中，代哥哥完成了在大年三十

前结清农民工工钱的遗愿。在孙水林兄弟的心

里，讲诚信、守诚信就是

他们心里的平衡点。

平衡点是承诺、是

目标、是心灵愉悦的契

合点。它不是空中楼阁、

不是飞沫烟花、不是海

市蜃楼；是实实在在的

追求，是全心全意的努

力和打造。平衡点必须

符合道德规范、符合法

律法规，如果偏离了人

类应该遵循的规则，这

样的平衡点往往害人害

己。

前几天，看到报上

一则新闻，某位交通局

长贪污受贿三百多万

元，最后锒铛入狱。一位

姓张的老板，有了钱，在

外包养情妇，在一次与

妻子的争吵中，失手把

妻子掐死，最后成为阶

下囚。一位是把索取不

义之财当成一种快乐，

一位是把经营婚外情当

成一种幸福。他们获得

的心理平衡点逾越了人

的道德底线、违背法律

法规，最终受到应有的

惩罚。

随着社会的进步，

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

大千世界的万千变化，

人的平衡点也在不断地

变化。千变万化不如一

句话：用诚信去做事，用

道义去获取，用常心去

追求，让平衡点成为生

活中永恒的幸福。

磨豆腐
!

史德元

常言道：“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

豆腐。”做豆腐，算是我家祖传的一门手艺，

直至如今提到“史豆子豆腐”，乡邻们仍津

津乐道，在四乡八村还小有名气。谈及磨豆

腐，又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勾起对离我而

去十八年的老父亲的深切怀念。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高马大、腰圆臂粗，身体十分硬朗，

饱经沧桑的脸上虽然刻满了皱纹，但脸色红润，深邃的双眼

炯炯有神。他声若洪钟、脚下生风，精气神很好。他为人厚道、

做事爽快、直言快语，是典型的庄稼汉子。父亲有一副好嗓

子，小时候常听到他唱五句半秧歌、踩车锣鼓唱、拉犁号子、

挑秧号子，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唱这些原生态的口口相

传的民歌民谣，张口就来，滔滔不绝。更值得一提的还是老父

亲有一手磨豆腐绝活，就靠做豆腐能养家糊口，使我们兄妹

五个度过“五两六钱”年代最困难时期，也使我家在改革开放

后能发家致富，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滋润和惬意。

说到父亲做豆腐，还有一些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父亲

从小受爷爷影响，学会做豆腐的手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

代，靠做豆腐维系全家艰辛的生活。一九四四年春的一天午

后，驻扎在临泽镇据点的岳继飞（俗称岳秃子）带着一帮日

伪军，开着“汽油艇”下乡到董家潭扫荡。日伪军十多人进村

后，烧杀抢掠。当时父亲正在为庄上一户准备办喜事的人家

加工豆腐，日伪军途经我家门前时，不问三七二十一，用枪

托顶着父亲把两桶豆腐加几斤百叶替他们挑走，顺手还把

我家猪圈里两头圆滚滚的肥猪赶走。当时，年轻气盛的父亲

不依，一个日本鬼子抓一块豆腐砸在我父亲脸上，另一个伪

军还用枪托打了我父亲几下，无奈之下眼睁睁看着豆腐百

叶加两头肥猪被日伪军抢走。后来父亲为体现庄户人诚信，

倒赔了加工户十几斤黄豆。

父亲在“十年浩劫”、“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被逼歇业了

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又恢

复做豆腐老本行。那时还不是机械作业，靠

传统的加工和制作工艺操作。一般是三更

半夜就起身，父亲拉磨，母亲执磨，把浸泡

过的黄豆一勺一勺舀入磨眼，奶白的豆浆

水随磨盘流入缸中。吱呀吱呀的拉磨声，至今记忆犹新。父

亲是个不怕吃苦的人，做豆腐从磨浆、吊浆、烧浆、点卤到浇

百叶、划豆腐、压榨等一气呵成，技艺显得十分娴熟、老道。

做出的豆制品口感细腻，剩下的豆腐渣喂养牲口。直至清

晨，父亲除留些豆腐、百叶在家里应门市，其余的都要出担

子转东庄、走西庄去卖，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从不

间断。记得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头两年，还帮父亲一起磨

过豆腐、卖过豆腐，从中体会到了父亲做豆腐的艰辛劳苦，

更感觉到父亲的不易和伟大。

一九九四年农历正月十六，那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

子。春节前后，是农家做豆腐的繁忙时段，也是生意的黄金

季节。日夜忙于做豆腐、还要挑担子到邻近村庄卖豆腐的老

父亲，一直辛苦忙碌到正月十五，终因积劳成疾，感觉到体

力不支、身体疼痛。于是，正月十六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被确

诊为膀胱癌晚期，刹时，一家人如晴天劈雳，惊诧、难过、痛

惜。身患重病的老父亲却十分坦然、从容，看到儿孙绕膝、家

和日兴，受疾病折磨的脸上仍露出一丝笑容。当年的农历四

月十八，饱受三个多月病痛煎熬的老父亲，能经得起榔头夯

三下的老父亲，永远离我而去了，享年七十二岁。每当想起

慈祥、善良、勤劳、朴实的老父亲，我总情不自禁地鼻子发

酸、眼眶噙泪。

父亲是个大老粗、庄稼汉、手艺人，一辈子与世无争、勤

俭持家、淡定生活、宽厚待人，他用父爱呵护儿女，用勤快赚

钱养家，用言行教人做事。直到如今，父亲磨豆腐用的石磨、

磨担等还保存着，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